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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荷马史诗》中的女性处境非常复杂，既有对女性的贬低和歧视，又有对女性的敬佩和崇拜。文章对这

一矛盾现象进行了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分析，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二是劳动分工，三是女性在人

的再生产中的作用及认识。以往学者在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时，往往形成经济决定论的倾向，而忽视母

权制时期的生殖崇拜的观念的重要影响，而这是文章在论述时所格外强调的解释路径。 
 
关键词 

女性崇拜，《荷马史诗》，母权制，佩涅罗培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Homeric 
Hymns” and the Reasons for It 

Ning Jia 
School of Humanities, 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 Guangdong 
 
Received: Feb. 4th, 2024; accepted: Jun. 5th, 2024; published: Jun. 13th, 2024 
 

 
 

Abstract 
The situation of women in Homer’s epics is very complicated, with both the demeaning and dis-
crimination of women, and the admiration and worship of wom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auses 
of this contradiction i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one is the mode of production of material life, 
the second is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third is the role and understanding of women in human 
reproduction. In the past, when scholars analyzed this issue, they tended to form the tendency of 
economic determinism, and ignored the important influence of the concept of reproduction wor-
ship in the period of matriarchy, which is the interpretation path especially emphasized in the 
discussion of this pape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wls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3020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3020
https://www.hanspub.org/


贾宁 
 

 

DOI: 10.12677/wls.2024.123020 124 世界文学研究 
 

Keywords 
Cult of the Feminine, Homeric Hymns, Matriarchy, Penelope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荷马史诗》是西方文学的发源地，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它由《伊利亚特》、《奥德

赛》两个长篇组成，前者以特洛伊之战为主线，后者讲述了奥德修斯战后返回家园时的种种遭遇。尽管

《荷马史诗》是一部“男性化的英雄史诗”，但其中仍不乏有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人物，她们为欧洲

文学创作提供了一个初步的开端。后世的学者们能够从一部《荷马史诗》来了解由野蛮向文明的这一过

渡阶段的社会特征。本文从史诗中反映出来的女性形象出发对这一社会时期做出分析，以往的学者对其

中的女性特质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坎特瑞拉把《荷马史诗》看作是“西方厌恶女性思想的根源” [1]；
而阿瑟认为，《荷马史诗》中“没有发现任何轻视女性的言论，史诗集中谈论的几乎都是女性的积极作

用” [2]。本文试图从史诗中不同的妇女形象所传递出来的信息来探讨女性在荷马时期的地位及缘由。 

2. 女性地位分析 

2.1. 《伊利亚特》 

《伊利亚特》中出现的女性(女神除外)，大体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荣誉礼物’，即阿开奥斯

人阵营中的以布里塞伊斯、克律塞伊斯为代表的女俘；第二类是特洛伊城中的妻子和母亲，如安德洛玛

克和赫卡柏；第三类是游移于上面两类女性角色之间的中间者，即海伦” [3]。女俘、妻子和母亲的女性

是一类人群，这一类人群具有相似的特征和处境，因而本文在对这一类人群进行分析时，会挑选其中的

代表人物，从具体的、特定的代表人物的处境来反映这一类群体，本文选取的具体人物对应到女俘是布

里塞伊斯，对应到妻子和母亲是安德玛洛克。而对于海伦这一原本就是具体人物而言，需要单独进行讨

论的理由是，她是特洛伊人和阿卡亚人之间战争的导火索，亦是整个史诗故事叙述展开的起点，并且由

她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女性祸水论。 

2.1.1. 被视为物的存在：女俘 
《伊利亚特》开篇讲述的是阿基琉斯的愤怒，而他愤怒的原因是自己的战争“荣誉礼物”，即一个

女俘被抢走了。为什么一个女俘被抢走会惹来阿基琉斯如此大的愤怒呢？那就必须要搞清楚女俘对于在

战场上胜利的阿基琉斯而言意味着什么。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在争吵时说“你竟然威胁我，要抢走我的

荣誉礼物。那是我辛苦夺取，阿开奥斯人的敬献。” [4] (p. 9)。此处阿基琉斯清楚明白地表明女俘是通过

自己浴血奋战之后夺取的“荣誉礼物”。此处的女俘是一种符号，是勇士在战场上厮杀奋战胜利后的战

利品的象征。“荣誉礼物”被抢走对阿基琉斯而言意味着一种巨大的侮辱。显然，以战场上的荣光为毕

生追求的阿基琉斯根本不可能忍受这种侮辱。以惠特曼为代表的部分学者在对阿基琉斯的愤怒做出解释

时，指出阿基琉斯的愤怒是出于对此位美貌女俘的“爱情非同一般” [5]。本文认为这种把原因归结为女

俘本人的美貌上的解释是完全行不通的，是根本未把握住女俘的真正意义的表现。虽然阿基琉斯表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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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对布里塞伊斯的喜欢，但是自从阿伽门农抢走了女俘之后，阿基琉斯马上就有了新的“床伴”。后

来，当阿基琉斯与阿伽门农放下之前的矛盾准备讲和时，阿基琉斯懊悔地认为“为一个女子心中积郁了

那么深的恼人怨气” [4] (p. 459)，“女人是最珍贵的礼物。通过交换女人，交换双方(男人)建立了亲属关

系” [6]。他甚至希望这位女俘还不如当时就被射死，“愿当初攻破吕尔涅索斯挑选战利品时，女俘被人

用箭射死在船边。” [4] (p. 459)。若阿基琉斯对女俘的爱真的如此深厚，怎么可能后期会产生宁愿女俘被

人用箭射死的想法。所以本文认为阿基琉斯是出于对女俘的爱情才如此愤怒是站不住脚的。他或许会暂

时被女俘的美貌所吸引，但是对阿基琉斯而言，如此单纯的美色吸引与他毕生都在追求的荣誉相比根本

不值一提，在荣誉面前，对美貌的喜爱只是一时的。作为女俘的布里塞伊斯之所以会被部分学者蒙上一

层关于“爱情”的面纱，主要原因在于她的美貌，根据美貌的不同，女俘们会有不同的待遇。即便是因

为美貌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美貌并不能够改变女俘的真实处境——非人。在众多的女俘之中，如果

女俘美貌出众，那么便会有获得主人恩宠的机会，运气好的话还能成为合法妻子。比如阿伽门农喜爱女

俘克吕塞伊斯更胜于对自己的合法妻子喜爱，“我很想把她留在自己家里。因为我喜欢她胜于我的合法

妻子，就形体、身材、智慧、手工而论，她并不比她差到哪里。” [4] (p. 7)。阿伽门农讲的很清楚，他喜

欢这个女俘，是因为她的形体、身材、智慧、手工。幸运的女俘能够获得主人的偏爱，但成为主人的合

法妻子也并不能够改变女俘依然是奴隶的事实。主人不仅可以随时收回对女俘的恩赐，还能收回女俘的

性命。能够凭借美貌出众而成为主人的合法妻子的女俘毕竟是少数，对于绝大多数在美貌上不具备优势

的女俘将会和物质财产一样被易手，女俘的价值是用值多少头牛来衡量的。当阿伽门农想要和阿基琉斯

讲和时，开出的条件中就包括要送阿基琉斯七个美丽而手巧的女俘；阿开奥斯人举行葬礼竞技的获胜者

可以得到的奖赏中就包括一名值四头牛的女俘。 
由此可见，女俘们只是具有物质价格的财产，成为荣誉礼物的象征符号是被当作了物，而非被当作

了人。摩尔根认为，“荷马的诗篇中有许多证据表明：女子没有什么权力是男子必须尊重的。” [7]驰骋

于战场的男性将女俘视为自己战利品，是自己私人所有的财物，可以任凭他们处置。在《荷马史诗》中

如此这般的女俘并不能以具体的人的方式出现，女俘们所发挥作用仅仅是充当男性之间争夺利益和荣誉

的重要筹码，她们被赋予的意义是一份物质财产、一份荣誉的象征，如此这般的意义可以转化为评判男

性活动的衡量，只是作为完善男性价值世界的非人的角色，换言之，是作为物而存在，而不是被当作人

来看待，基本的人权都没有。 

2.1.2. 被公共领域所排斥的边缘人：妻子和母亲 
阿基琉斯攻破池城之后，安德洛玛克不幸成为女俘，但成为女俘之后，最大的幸运又是嫁给了一个

好夫婿即赫克托尔。在特洛伊池城被攻破之后，所有沦为“荣誉礼物”的王室女子之中，安德洛玛克的

命运最为悲惨。在荷马史诗中，她是特洛伊妇女中除王后赫拉之外仅有的一位被认为是“妻子”和“母

亲”的女人，她是战争残酷屠戮下的寡妻孤儿的典型形象。 
安德玛洛克(Andromache)的名字的含义，Andro 有男人的意思，mache 有战斗的含义。显然的是，荷

马给安德玛洛克赋予了除简单的女俘之外的含义，即像男人一样去战斗的含义。安德玛洛克在勘察城墙

时向丈夫提议要在野无花果树旁加强警戒，原因是她认为这个地方很可能会被敌人攻破，她在观战中注

意到敌军三次进攻此处。在传统的男性视角下，更擅长打仗、从事军事活动、参加公共议事都是和男性

气质相挂钩的，然而，在安德玛洛克这名女子身上也展现出了军事才能。在荷马史诗中，赫克托尔不仅

无视了安德玛洛克的建议，反而斥责她说：“你且回到家里，照料你的家务，看管织布机和卷线杆，打

仗的事男人管，每一个生长在伊利昂的男人管，尤其是我。” [4] (p. 16)。这段教训传达给读者的是打仗

是男人的专权，女人的本分应该是在家庭中操持家务，女性不能越权来插手男人的事情，只要是男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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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作为的地方，以赫克托尔为代表的男性群体就会选择凸显男性作为英雄的价值，排挤女性并将她们

固定在家庭事务中。在涉及战场这一公共领域时，男性拒绝来自女性的任何提议，即便这些提议能够帮

助取得战争的胜利。 
战争之中没有女性可以显现自己英雄品质的场所，是因为男性已经把女性给赶出去了。战争之外是

体现女性存在感的场所，但不幸的是，在战争之外留给女性的只有充满泪水和屈辱的死亡哀歌。在安德

玛洛克和赫克托尔的最后一面里，安德玛洛克讲述了女性对战争的看法：战争毁灭家庭。她突出了阿基

琉斯的破坏性、父母和兄弟均死，唯有丈夫可以依靠。她希望丈夫听了自己诉说的家破人亡的悲惨结局

之后能够不去参战，但是赫克托尔还是一邦统帅，出于保卫国家的责任他不得不参战。男性为了责任毅

然奔赴战争，肩负起保卫家园的重任，如此光辉伟大的英雄形象背后始终掺杂着妻子所不为人知的苦涩

艰辛。在荷马史诗中，奔赴战场的男性如果去世了，为死者悲悼就会成为女性的责任，进而形成一种习

俗。女性在公开宣泄自身情绪上拥有较大的自由，作为连接家庭成员的纽带，在死亡之后依然能够发挥

作用，人们普遍相信女性与生命的始终有着某种紧密的联系。 
由此可见，《荷马史诗》从男性的视角出发是一部英雄战争史，更从女性的视角出发就会是一部苦

难史，荷马并没有忽视胜利的一方的荣誉带给失败的一方的苦难。为人妻、为人母是荷马战争之中最弱

小无力的群体，即便她们能够在军事领域有才能的表现，她们的提议也会遭受到男性的无视，因为在公

共领域里，掌握话语权的是男性，女性只能被排挤到、被束缚到家庭这一小小天地里。残酷的战争爆发

之后，死伤无数，无助的女性哀求丈夫不要去战场送命，但是无论这种乞求有多让人同情难过，也敌过

战争的荣誉是至高无上的这一男性原则。以安德洛玛克所代表的群体反映了《荷马史诗》中为女性作为

妻子和母亲的处境，她们在自己的命运面前毫无选择的余地，政治领域方面毫发言权，被困在家庭当中

发挥着链接家庭成员的纽带的作用。 

2.1.3. 女性祸水论代表：海伦 
海伦既不属于女俘，也不属于妻子和母亲这两类能够有众多人员归属于其中的单独人物，虽然她是

一个具体的人，但是以海伦为代表依然可以象征出一个群体：以美貌而著称的女性。在以往学者对海伦

这一人物进行分析时，存在较大的分歧。海伦以绝色美貌出名，名号是“希腊第一美人”，连特洛伊方

面对这位给他们招来灾祸的绝代佳人也毫无怨言，原因就是因为她实在过分美丽，“特洛伊人和阿卡亚

人为这样一个妇人长期遭受苦难，无可抱怨” [8]。然而，海伦本人却以“无耻”、“母狗”自称。美貌

与道德的冲突在海伦身上以最为激烈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海伦第一次出现时，所有人都被她的美貌折服，

也正因为此天仙般的容貌让长老们担心她以后会带来灾难。然而，人们对肇事的另一主角帕里斯却不置

一词，男性往往会在矛盾和冲突中美美隐身。人们将战争的原因归于海伦，甚至海伦自己也认为自己是

无耻的母狗，是祸害的根源。因而，必须要探讨清楚为什么海伦要自责？海伦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吗？

本文的态度是不该。希腊联军之所以会对特洛伊发动战争，是因为要抢夺特洛伊的财富，海伦只不过是

明面上的借口罢了。男性早已习惯将各种冲突的缘由都归为女性，这是父权社会里特有的一种转移视线

的既简单又实用的办法。其中，海伦就是男性将女性建构为祸水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男权、父权的

强化在世界各地早期文明社会中普遍出现，相应地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女人祸水论。……但很少有地区

和民族会产生希腊古风时代这样严重的、具有比较系统解释体系的性别偏见” [9]。女性是祸水的态度在

《伊利亚特》中很容易找到其他的实例进行佐证，阿基琉斯和阿伽门农之间产生冲突时，阿基琉斯将矛

盾的根源归于女俘布里塞伊斯，阿伽门农将冲突的原因归于女神阿特使自己迷失了心智，这两位被视作

英雄的男性都将女性作为自己的挡箭牌，将冲突的原因归结到其他女性身上。 
女性的祸水论被赫西俄德继承，并变本加厉地成为后世厌女思想的滥觞。影响最大的流传当属潘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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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的故事，宙斯让诸神赐予潘多拉一切技艺和世间所有罪恶，“潘多拉”意为“奥林卑斯山上的所有神

都送了她一件礼物”。宙斯将潘多拉送给了人类，命运女神“用手揭去了瓶上的大盖子，让诸神赐予的

礼物都飞散出来，为人类制造许多悲苦和不幸。唯有希望仍逗留在瓶颈之下的牢不可破的瓶腹之中，未

能飞出来。像手持埃癸斯招云的宙斯所设计的那样，在希望飞出瓶口之前，这妇人便盖上了瓶塞。但是，

其他一万种不幸已漫游人间。不幸遍布大地，覆盖海洋。疾病夜以继日地流行，悄无声息地把灾害带给

人类，因为英明的宙斯已剥夺了他们的声音。因此，没有任何可躲避” [10] (p. 4)。无忧无虑的美好生活

一去不复返了。男人将女人视作人类不幸命运的罪魁祸首，并通过塑造很多不堪的女性形象，彰显女性

对男性的诱惑和干扰，达到将厌弃和仇视予以具体化的目的。在人类的文化历史中，再找不到比潘多拉

能更好地诠释女人祸水论的词语了，“潘多拉的盒子”早已成为厄运和不幸的同义词，“女人变成凡人

的祸害，成为性本恶者” [10] (p. 44)。由一个女性形象直接对所有女性群体展开带有极强的厌弃和污名化

的目的的建构，进而导致整个女性群体被塑造成邪恶的，以便利于后世的男性摘除自己责任的每一次推

脱。一些学者为赫西俄德的厌女进行辩护，认为他之所以憎恶女性，是因为在父亲去世之后，赫西俄德

的哥哥佩耳塞斯强行占有家中的财富，挥霍一空之后又多次纠缠赫西俄德索要钱财，而弟弟的钱大多都

浪费在了女人身上。但这显然是一个失败的辩护，真正的罪魁祸首是他的弟弟贿赂权贵霸占财产，每次

挥霍光之后又来找赫西俄德纠缠不清，男性在冲突和矛盾之中总是具有一种被遮蔽、被隐身的能力。 
男性眼里的海伦是王权和永生的象征。但若抛开男性立场便会发现亲历战争之苦的海伦还是战争的

原因，这就增加了海伦本身形象的复杂性。除了此种复杂性之外，她更为特殊的地方在于她身上有一些

神异的特质，表现出一种超越常人的理解力，她不但能够识破奥德修斯的乔身伪装，“拥有能看透伪装

的目光，拥有心灵的神秘直觉——海伦具有诗人的一切特点” [11]，还能够调制出一种能让人忘忧的药汁。

漂亮的容貌只是海伦的外在表现，海伦本身还是生育与财富的象征，而且与诸神特别是爱神有着密切的

联系，她本人就是生育力、财富与爱的化身。失去了海伦，斯巴达人就失去了一切，所以他们会想尽办

法想要得到海伦，特洛伊人也会想尽办法占有她，荷马借助双方爆发的战争将对女性崇拜的潜在意识表

现得淋漓尽致。 
由此可见，海伦不仅是美貌、生育能力和财富的美好象征，也是权力和永生的代表，她身上具有男

性所向往的特征和品质。然而如此这般美好的绝色却被视为祸国殃民的代表，并且由她而衍生出了整个

后世对于女性的厌恶，海伦成为充满诱惑力的、具有破坏性的、具有迷惑性的祸水论的源头。希腊古风

时代对于女性如此严重、系统、全面的性别厌恶亦戏剧性冲突的方式在海伦身上表现出来了。 
《伊利亚特》中的女性人物对故事的推进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总体上看，她们在父权社会中都

附属于男性，均无法发出属于女性自己的声音，都被排挤到了社会的边缘地位。政治方面，女性无法进

入战争领域，她们的军事提议不会被男性采纳和听取，但是会被视为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女性只能被束

缚在家庭这一狭窄空间里，操持辛苦的家务，完成生育职责，战争造成的死亡和哀悼由女性成员来负责，

她们是苦难的承受者；经济方面，女性是男性的附属品，是男性的私有财产，女性被当作战利品或和解

时的礼物互相赠送给对方，丝毫没有人权，被以牛的数量来衡量一位女性的价值。文化婚姻方面，女性

更无自主权可言，女性根本无法决定自己的所属，无法清楚地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即便自身具有极高的

价值，譬如财富、权力、生育、美色，但是依然会在男权语言的渲染下认为自己是无耻的母狗。 

2.2. 《奥德赛》 

接近完美的女性：佩涅罗培 
佩涅罗培在《奥德赛》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众多学者都将其视为理解《奥德赛》的女性意

蕴的关键人物。譬如学者约翰·芬利认为“《奥德赛》的主题是归家，她(指佩涅罗培)是象征那个家的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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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形象” [12]。 
通过了解以往研究者们对佩涅罗培的形象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两种主要观点。第一种是失败的女

性主义立场，“佩涅洛佩和她所象征的女性原型对男性世界是一种危险的、有潜在颠覆性的思想形象。

最终，这种女性主义思想被诗中坚固的男性价值所击败” [13]。第二种是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妇女可以

在不与男性权力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以一种巧妙的方式不仅在家庭当中发挥积极作用，甚至还可以参与

到公众领域当中，但却不能逾越男性所设置的伦理与权利的界限，而那些遵守了男性伦理规范的妇女，

则可以获得诸如”荣耀“等精神奖励” [14]。古代女性主义对失败的女性主义的立场做出回应，认为“失

败的女性主义”只在特定的意义上成立，就是“失败的现代女性主义”。从古代女性主义立场出发，再

找不到比佩涅罗培更值得称颂的女性了。本文从智慧、抵抗欲望和欺骗、忠贞贤妻这几个方面对佩涅罗

培的形象展开分析，探究佩涅罗培这一女性代表所反映出的女性处境。 
在智慧方面，佩涅罗培不亚于光辉伟大的英雄奥德修斯分毫，可是人们往往将奥德修斯当作英雄形

象，将佩涅罗培以奥德修斯的妻子增添奥德修斯荣光，使奥德修斯的形象更加靠近完满的工具人。体现

佩涅罗培的智慧的是把为拉埃尔特斯编织寿衣作为借口，进而达到拖延时间的目的。文中以一种强烈的

反衬手法表现她的编织智慧，主要体现在两处，一是男性求婚人把她织好的最终成品比作太阳和明月的

由衷赞美，二是借助最突出的“厌女”代表阿伽门农之口来高度赞美佩涅罗培，称赞她的智慧和德性，

认为她能够获得不朽的美名。除了此种反衬手法之外，还有一些隐含的、需要人们去细细思索之后才能

发现的独属于佩涅罗培的智慧。佩涅罗培指出女神雅典娜对自己织布的启发，“神明首先启发我的心灵，

激发我……织造布匹” [15] (p. 360)，但是未说明雅典娜是否有告诉佩涅罗培织完布以后还要拆布，以达

到拖延时间的目的。由此可知拆布、重织的计谋很可能是佩涅罗培本人智慧的表现。在男性主宰的世界

当中，佩涅罗培借助纺织此种女性化的语言表现出了特定的独属于女性的智慧机巧，她不仅是能够织出

光辉灿烂的布匹的表意纺织者，更是能够编织出纺织寿衣计谋的女性智慧的编织者。需要提醒的是佩涅

罗培的智慧表现场所是织布机旁边，这并非是佩涅罗培自己主动选择的，而是被男性给排挤、给安排、

给规定、给限制的结果。原文中，佩涅罗培和奥德修斯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斥责母亲：“回去吧，操练你

的活计，你的织机和线杆，还要催督家中的女仆，要她们好生干活。至于辩议，那是男人的事情，所有

的男子，尤其是我——在这个家里，我是镇管的权威。” [15] (p. 154)。当男性权威者们一再要求女性远

离公共领域，只能在纺织机旁活动的时候，佩涅罗培运用自己的智慧巧妙地拆卸了男性的权威，以女性

化的语言重新纺织了独属于女性智慧的积极角色。 
如果说在智慧方面，还有奥德修斯和佩涅罗培平起平坐，而在抵抗欲望和欺骗方面，则没有任何男

性能与她相比。最能体现这一点的是“20 只鹅的梦”，关于此梦的解释众说纷纭，尚未形成统一的看法，

本文无意于给出关于梦的解释到底为何，而是提醒读者去关注佩涅罗培在梦的诱惑和欺骗面前表现出的

金石般的意志力和决心。文中总共出现了三种关于梦的解释：老鹰的解释、克里特人的解释和佩涅洛佩

的解释。前两种解释都顺应了佩涅罗培此时最迫切的愿望：希望奥德修斯归来。老鹰和克里特人的解释

能够令佩涅罗培欣喜，如果佩涅罗培接受这种看法，那么就不必再担心再嫁问题，苦苦等待的心灵也不

必再忍受煎熬，但是她拒绝此种美好愿望的诱惑，而拒绝则意味着她的心灵要继续忍受忧愁带来的折磨

和痛苦。为何佩涅罗培宁愿自己的心灵忍受巨大的折磨也不愿相信关于丈夫不久就能归来的美好愿景

呢？因为她足够清醒，足够坚定，她并未被此种诱惑给冲昏头脑。她凭着自己的判断，清醒地认识到，

她在梦中所感受到的喜悦并不是真实的，陌生人对梦境的理解也只不过是一种个人主观的看法。佩涅罗

培区分“象牙之门”和“牛角之门”的梦境，表明她又一次努力克制住了丈夫即将归来的美好愿望的诱

惑。她清醒地认识到梦很可能具有欺骗性，做梦的人无法分辨得出做的梦到底是来自象牙门还是牛角门。

倘若结合佩涅罗培做 20 只鹅的梦的实际处境，我们就能更容易地看出此种抵制诱惑的坚定到底有多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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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彼时特勒马科斯仍在外寻父未归，求婚人们计划要在他归返的路上埋伏将其置于死地，佩涅罗培深

知自己再嫁的问题已经火烧眉毛，她此刻的处境异常艰难。在这样的危机之中，佩涅罗培做的 20 只鹅的

梦得到了一种顺应她摆脱困境、带来希望的解释，可是它却清醒且坚定地抵挡住解释的诱惑。佩涅罗培

绝不肯将未来命运寄托于一个可能充满假象和欺骗的梦，她以区分象牙门和牛角门来拒绝梦的虚幻假象，

在她身上表现出了女性抵制欺骗的罕见定力。 
关于佩涅罗培的忠贞贤妻的形象，是存在较多争议的。主张佩涅罗培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的贞洁的代

表人物是学者卡茨，卡茨认为佩涅罗培贞洁贤妻的“名声”并不那么可靠，“她是一个相当暧昧的人物，

其暧昧不明远远超过传统所允许的程度” [16] (p. 6)。这种暧昧的不确定并非是贬低，而是一个积极的主

体的塑造和建构，“派涅罗培的抵制一种确定形式的假象...她在一个源远流长的文学形象传统中拔得了

头筹，这些文学形象即是公然反抗那些为主体性的建构划定界线的习俗” [16] (p. 195)。坚定地持有佩涅

罗培在道德上对丈夫奥德修斯是忠臣的代表人物是学者佛利，“不管佩涅罗培的决定是再嫁还是不嫁，

都不能质疑她对奥德修斯道德上的忠诚，因为她并不知晓奥德修斯的身份和命运” [17] (p. 102)。佩涅罗

培设下“弯弓招亲”的比赛之后的悲伤难抑“足以使她通过忠贞贤妻的考验” [17] (p. 103)。佩涅罗培虽

然在心灵上进退两难，但她仍是可以做出前后一致行为的人 [17] (p. 110)。绝非后现代视野下或此或彼的

不确定的人物。作为一个道德行动者，她承受着自身心灵的煎熬，既要考虑伊塔卡的公众意见与求婚人

周旋，必须保护奥德修斯的家庭不遭到侵害。她的再嫁抉择是她的责任感和悲剧性的双重显现。因而，

“佩涅洛佩赋予了荷马史诗哲学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认识到的深度” [17] (p. 106)。奥德修斯返乡回到家之

后，并未首先立刻向妻子佩涅罗培表明自己的身份，而是处处设防处处试探，宁可向家中的奴仆展示标

志自己身份的“伤痕”，也不愿相信为自己以泪洗面的妻子。当女仆劝说佩涅罗培沐浴之后见客时，她

答道：“我不想去沐浴也不想抹上油膏。自从我的夫君远征而去，我就每天流泪，容颜早就憔悴不堪。” [15] 
(p. 345)。面对为自己悲伤到肝肠寸断的妻子，他竟如此多疑设防。奥德修斯为何会如此这般对待妻子呢？

究其原因，自己二十年未返家，在此期间，妻子不仅将儿子抚养长大，还机智地拒绝了求婚人的纠缠，

这一切都在向奥德修斯传达出一个信息：自己根本无足轻重。奥德修斯感到自己的男性权威受到了来自

妻子的威胁，便在心底生出了一种对女性力量的原始恐惧。奥德修斯后来与妻子佩涅罗培所相认的重要

凭证是婚床，婚床在此处具有特殊的含义，代表着婚姻制度本身，以性和繁殖生衍的生理现实为核心，

婚床不能移动的特性暗含的是婚姻关系的不可毁灭和稳定。但婚床也暗含出一种不对等性，奥德修斯只

被要求证明身份，但佩涅罗培却被要求贞洁。男性身份和女性忠贞的结合才使得婚姻被重新建构起来。

此处男女两性的权力关系有了微妙的反转，定下如何确认“陌生人”的前提和规矩的主动者是佩涅罗培，

如此这般的主动已经超越了被指定、被分派、被刻画的客体，而成为了一名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主体。 
由此可见，佩涅罗培这一人物绝非男权力量统治之下被压迫、被束缚、无反抗意识、无斗争意识的

可悲代表，也不是符合传统家庭伦理标准的绝对服从的代表，而是有自主意识、有独立意识，能从自身

处境出发，运用自己的能动智慧保护自己、守卫自己的坚强女性。正如泰勒(Charles H. Taylor)所说：“她

集女性价值于一身，是连接诗中众多女性形象的关键点，既代表了反对奥德修斯的”低级“女性价值(如
女妖形象)，又代表了雅典娜所体现的”高级“女性价值(女神形象)。她不仅自身是完整的女性统一体，

而且成就了奥德修斯的完整——奥德修斯迄今仍是西方文学中最完整的人物之一” [18]。然而，如此接近

完满的佩涅罗培依然会被自己的儿子忒勒马科斯教训，被要求回到织机和线杆旁边操持，远离属于男性

的辩议活动，在家里，男性掌握权威被借以忒勒马科斯之口说了出来。佩涅罗培耗费了巨大的精力和智

慧来守护自身的忠诚和坚贞，然而却依然被自己的丈夫奥德修斯不信任，处处设防试探，男性通过控制

女性的性行为，对于女性的身体行使了巨大的权力。无论再怎么接近完满的女性，在希腊古风时代系统

的性别偏见下，都是处于狼狈的、凄惨的、悲哀的处境。 

https://doi.org/10.12677/wls.2024.123020


贾宁 
 

 

DOI: 10.12677/wls.2024.123020 130 世界文学研究 
 

3. 原因分析 

通过分析《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女性处境可以发现，在荷马时代，男性父权夫权社会正在

建立的同时女性的处境正在逐渐变得糟糕。伴随着此种男性崛起、女性沦落的变化，可以注意到对女性

的两种对立的态度，一面是尊重和崇拜意识的体现，另一面是女性受到歧视和排挤的体现。在阅读大量

文献之后，本文发现以往的研究在论述荷马时代的女性观和女性地位时，要么对产生如此这般的女性观

和女性地位的原因只字不提，要么只是草草几笔带过。本文对此种矛盾并存的状况的原因进行了探讨，

认为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二是劳动分工，三是女性在人的再生产中所起

到的作用及认识。 

3.1. 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19]。
从史诗中，可以发现当时已经由漂泊的生活向定居生活转型，主要的生产活动是农业，人们渐渐固定下

来。男性凭借突出的体力优势在农业的生产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城邦里的社会生活还是极

不稳定的，城邦与城邦之间容易爆发战争和冲突，战争这一领域是由男性来参与的，男性承担着抵御外

族入侵的责任，而女性主要在家庭当中从事纺织和家务劳动。战乱的侵扰和对农业的依赖使得男性变得

愈发重要，亦使得男性的地位上升，随之带来的是女性地位的下降。然而，关于原因的阐述只是涉及生

产力水平的发展是决定性因素，甚至是形成经济决定一切的言论。本文认为，仅凭经济因素来推断女性

的社会地位和处境是不全面的、不完整的。因为经济决定论以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手遮天，排除、否定了

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巨大作用，这显然是对马恩关于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决定历史进

程的庸俗化。在关于荷马时代的女性地位的问题上冠以千篇一律的套语：物质资料生产、经济发展、生

产力水平的提高带来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恩格斯所批判的“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 [20]，
是历史观中的机械论和形而上学。 

3.2. 劳动分工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狩猎采集是人类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分布最为广泛的生计方式” [21]。
在国内外考古发掘中，发现动物化石经常出现在人类生活过的地方，这充分说明了早期人类对狩猎活动

有着较大的依赖性。然而，狩猎会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难度和危险系数都比较大，且由于当时的捕猎

工具的限制，难以经常性地捕获到猎物，因此，狩猎很难带给人们可持续的保障，人类祖先不可能仅仅

依靠狩猎就能生存，还需要依赖植物的果实和根茎等。以采集为主的女性比以狩猎为主的男性能够发挥

更大的作用，作物的生长是有规律的，因此采集比较稳定，能够带来固定的长久保障。然而，这一看法

受到了质疑，有学者认为，在原始社会，女性从来没有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体，“从男子参加野外劳动的

出勤率比妇女高、男子从事野外劳动的终身劳动时间比妇女长、男子在采集劳动中比妇女发挥了更大的

作用、男子比妇女掌握更多的生产手段，生产范围更广阔来进行论证” [22]。狩猎和采集并没有非常鲜明

地、固定地、严格地在男性和女性之间一一对应。在狩猎活动中，虽然决策者是男性，但是女性也能够

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在采集活动中，男性也经常积极参与，“迄今为止，人类在自身历史上至少 90%
以上的时间里，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 [23]。 

3.3. 人的再生产 

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是“交互作用”是“合力作用”。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都是经济是唯一决定要素，在影响历史进程的许多情况下，上层建筑也在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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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当关注的是各种要素间的交互作用。关于探究荷马时代的女性地位的原因时，

大多学者都将上层建筑因素排除在外，形成了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本文对这种现象感到痛惜，缺少上层

建筑对女性地位的影响的解释是残缺不全的。而在这篇论文当中，本文所要做的就是提醒人们去关注荷

马时代的女性有如此地位的不可忽略的原因有上层建筑的重要影响，具体展开即为母权制社会时期的女

性生殖崇拜的宗教观念的继承和保留。 
长期以来，妇女在生育繁衍上的作用都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母亲在家庭劳动的贡献中占比较大

仅仅是受到尊崇的原因的一个方面，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人们自身的生产确认了女性的造人作用，所以

才产生了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23]。由此可见，关于女性有如此之高的地位的原因的分析之中，还需

关注到妇女在人的再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及对这一重要作用的认识。人们对于生育造人的认知程度对男女

两性的地位具有重要影响，而这一影响往往被人们所忽略。在人类初始时期，人类自身的生产是人类得

以延续和保存的重要基础。在那个时代，人类的生活条件极其艰苦，生产工具比较粗糙，生产能力也是

原始落后的。周遭的生存环境中布满了危险，这种危险可能是来自于疾病、寒冷、饥饿、野兽的袭击，

甚至是部落与部落之间的争斗。原始人的生命是极其脆弱的，婴儿的存活率较低，死亡率较高，只有极

少数人才有存活并顺利长大的可能性。即便长大之后寿命也很短，而且依然要面临着来自周遭危险环境

的威胁。因此，保持和增加种族内部成员的数量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原始人以其自然天性为基础，通

过两性交合实现新生命的创造，这是原始本能的自然实现，但是人们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之后才能够对

此做出符合自然的理解。早先，人们对于人的再生产的理解是充满神秘色彩的，人们认为女性是出于和

神物的感应后者是交合才具备了生育的机能。最为直接的证据就是人们知晓人是从女性的生殖器当中诞

生的，出于对此种行为的神秘化理解，人们会自然而然地把神秘引至女性本身。出于对神秘的恐惧和崇

拜，人们自然会对女性产生恐惧和崇拜。对女性生殖的崇拜意识广泛存在，并长久地贯穿了整个原始社

会时期，并逐渐渗透至生活的各个方面。此种生殖崇拜的宗教观念进而使得女性祖先备受尊敬，因为她

们为种族的人口增加提供保障。后来，女性祖先被神化，成为整个氏族都信奉的保护神，进而出现了原

始的对女性祖先的崇拜。这一点从远古人类的角度来看，证明了妇女在繁衍后代方面的重要性，以及妇

女在氏族社会中所处的中心位置。从对女性的生殖崇拜到对女性祖先地位的确认使得此种崇拜意识逐步

深化，原始先民们试图借助他们对女性造人的认知来解读世界的形成，因此，对“创世”的解释就变成

了对女性育人力量的崇拜的一种延伸。希腊神话故事中，关于宇宙的起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天地

初开时是一片无边无际的混沌，天地间第一个出现的就是大地之神盖亚，她拥有无与伦比的力量，可以

赐予万物生命。 
由此可见，母系社会时期是人类自身生产的进程中将种族的繁衍看作是女性做出的重大贡献的黄金

时代，此种社会生产水平下的结合方式以群婚和杂婚为主，由此便可不难理解对女性崇拜的必然性。社

会未给子女创造确认辨别父亲是谁的条件，因此也便不存在“父亲”的概念认知。后代的繁衍只关乎女

性，男性被排除在外，“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承认女系” [24]。人们是“只知其母，

不知其父”。男性地位比女性地位要低，是因为人们认为男性在人类自身的生产当中是可有可无的，女

性才是人类自身生产的唯一承担者，由此可见，男女两性在人类生产中的不同作用会对各自的社会地位

产生重要影响。母权制虽已被父权制取代，但在母权制时期人们形成的女性崇拜的宗教观念依然长久地

保留在人们的头脑当中，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消除。关照荷马时代，正处于由野蛮向文明转变的历史阶段，

是由母权制向父权制逐渐过渡的时代。荷马时代实行的是形式较低级的专偶制，妻子被要求严格遵守贞

操，而丈夫却并不需要对妻子忠诚，男性不承认女性的权益和尊严，男女两性之间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

等的。荷马时代是父权和夫权占统治地位，男性占据核心地位，但是由于受到母权时代所形成的对女性

的崇拜意识，社会上还是依然保留了对女性的认可和承认，在把男女分隔开来的同时，又极力颂扬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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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的幸福，《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和佩涅罗培的婚姻就是最好的证明。 

5. 结语 

在《荷马史诗》中所反映出来的既对女性的排挤和歧视，又对女性抱有赞扬和崇拜的矛盾意识正是

处于过渡时期社会现实的真切反映。正如学者裔昭印所指出的，在荷马时代，“一方面父权制已经产生，

在军事战争频繁的情况下，妇女日益依赖男性；另一方面，母权制的影响并没有消失，妇女在社会和家

庭事务中仍然起着一定的作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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